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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日
華
、
黃
芷
晴
父
女
檔
簽
約
王
維
基
的
電
視
台
，
出
名

自
我
要
求
高
的
黃
日
華
，
可
有
對
兒
女
進
行
地
獄
式
訓
練
演

技
？
如
果
女
兒
要
作
性
感
演
出
，
黃
日
華
會
否
反
對
？
才
剛

踏
入
娛
樂
圈
，
芷
晴
已
成
狗
仔
隊
目
標
，
偷
拍
到
她
與
男
友

沙
灘
拍
拖
，
可
有
嚇
怕
她
？
黃
日
華
對
女
兒
有
何
期
望
？

黃
日
華
、
黃
芷
晴
齊
齊
簽
約
王
維
基
，
是
否
因
為
一
張
天
價
合

約
？
黃
日
華
搞
笑
道
：
﹁
是
天
天
不
同
價
錢
才
真
，
其
實
是
我
跟
王

維
基
簽
部
頭
合
約
時
，
他
問
我
女
兒
是
否
快
將
大
學
畢
業
，
是
否
想

入
行
，
有
沒
有
興
趣
簽
給
他
？
芷
晴
說
有
，
便
簽
了
，
我
唯
一
的
條

件
是
不
要
太
快
給
她
做
主
角
，
由
得
她
由
少
戲
份
開
始
，
磨
練
一
下

演
技
。
﹂

芷
晴
現
在
星
期
一
至
五
，
早
上
十
時
至
下
午
六
時
在
王
維
基
電
視

台
上
演
技
訓
練
班
，
黃
日
華
出
名
嚴
謹
，
一
定
熟
讀
劇
本
至
不
用
帶

劇
本
入
廠
，
連
對
手
的
對
白
也
背
得
滾
瓜
爛
熟
，
他
對
女
兒
有
沒
有

同
樣
要
求
？

黃
日
華
說
：
﹁
有
，
她
剛
接
劇
本
不
久
，
我

她
先
看
幾
遍
，
然

後
我
會
教
她
做
筆
記
，
通
常
一
本
筆
記
約
五
十
頁
，
做
了
筆
記
就
已

經
熟
了
劇
本
。
﹂

若
果
女
兒
要
作
性
感
演
出
及
拍
親
熱
戲
，
黃
日
華
接
受
得
來
嗎
？

﹁
沒
問
題
，
低
胸
露
背
，
拍
接
吻
戲
，
有
時
是
少
不
免
的
。
﹂

問
芷
晴
：
﹁
如
果
拍
︽
色
，
戒
︾
做
湯
唯
的
角
色
作
全
裸
演
出
，

你
會
演
嗎
？
﹂

芷
晴
斯
斯
文
文
，
眨

大
眼
：
﹁
現
階
段
我
不
敢
演
，
演
技
成
熟

後
，
我
則
不
會
介
意
。
﹂
嚇
得
坐
在
她
身
旁
的
黃
日
華
瞪
大
雙
眼

說
：
﹁
嘩
，
到
時
我
要
避
席
了
。
﹂

芷
晴
跟
男
友B

rian

去
海
灘
穿
三
點
式
泳
衣
曬
太
陽
的
相
給
狗
仔

隊
偷
拍
了
，
她
會
不
會
不
習
慣
，
﹁
預
備
簽
約
前
，
爸
爸
已
替
我
做

好
心
理
準
備
，
知
道
要
面
對
些
甚
麼
，
所
以
不
太
驚
訝
。
﹂

黃
日
華
說
：
﹁
報
道
的
手
法
用
字
不
太
差
，
至
於
她
拍
拖
，
我
不

反
對
，
我
亦
告
訴
她
，
拍
拖
開
心
就
好
了
，
不
要
抱
有
甚
麼
期
望
，

就
如
做
藝
人
一
樣
，
只
管
做
好
角
色
，
不
要
期
望
這
期
望
那
，
不
要
問
結

果
。
﹂

問
芷
晴
，
黃
日
華
在
家
是
不
是
如
我
們
所
見
到
般
是
﹁
噴
火
華
﹂
？
芷
晴
大

爆
內
幕
：
﹁
爸
爸
在
家
一
點
都
不
噴
火
，
他
在
家
很
聽
我
和
媽
媽
話
。
﹂

黃
日
華
忍
笑
說
：
﹁
藝
人
就
是
這
樣
，
在
外
面
和
在
家
是
兩
個
模
樣
。
﹂
眼

前
的
黃
日
華
比
起
︽
刑
警
︾
時
更
有
男
人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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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黃日華地獄式訓練黃芷晴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退
思
園
有
三
絕
，
一
絕
是
菰
雨
生
涼
軒
；
二
絕
是

天
橋
；
三
絕
是
攬
勝
閣
。

菰
雨
生
涼
軒
，
取
意
於
彭
玉
麟
題
西
湖
三
潭
印
月

聯
句
：
﹁
涼
風
生
菰
葉
，
細
雨
落
平
波
﹂，
既
有
景

致
，
也
有
情
韻
。

置
身
其
中
，
一
位
現
代
文
人
道
出
箇
中
恬
雅
的
境
界
：

﹁
意
境
層
層
疊
疊

，
想
像
慢
慢
展
開
去
：
之
一
，
軒
之

內
景
，
一
面
超
然
大
鏡
佔
去
了
半
面
牆
壁
，
此
大
鏡
子
是

德
國
造
，
歷
經
風
雨
一
百
多
年
，
依
然
能
照
出
草
之
青
綠

水
之
嫵
媚
；
之
二
，
燠
熱
難
當
的
夏
天
裡
，
慵
懶
地
躺
在

湘
妃
榻
上
，
或
剖
瓜
或
啖
果
或
賞
荷
或
看
風
，
都
是
一
種

清
涼
的
享
受
；
之
三
，
無
論
甚
麼
季
節
裡
，
對
鏡
觀
景
，

鏡
子
裡
一
個
影
像
，
鏡
子
外
又
是
一
個
影
像
，
景
色
堆
砌

景
色
，
影
像
堆
掇

影
像
，
忽
然
又
生
另
一
個
景
色
另

一
個
影
像
，
高
深
莫
測
的
顏
色
讓
人
欲
罷
不
能
，
欲
說
還

休
；
之
四
，
人
在
軒
中
，
或
坐
或
臥
，
心
思
恬
然
，
這
會

兒
，
陣
雨
突
至
，
雨
打
芭
蕉
，
各
種
聲
響
一
起
匯
合
，
熱

鬧
得
像
是
一
個
廟
會
突
然
從
天
而
降
。
﹂

天
橋
古
時
又
稱
﹁
復
道
﹂
或
﹁
閣
道
﹂。
杜
牧
有
詩

云
：
﹁
復
道
行
空
，
不
霽
何
虹
？
﹂
屹
立
天
橋
，
居
高
臨

下
，
享
受
清
風
明
月
，
憑
欄
環
顧
，
青
山
綠
水
直
奔
眼

底
，
別
饒
興
味
！

攬
勝
閣
是
一
座
不
規
則
五
角
形
樓
閣
，
與
坐
春
望
月
樓

相
通
。
此
樓
設
計
因
地
制
宜
，
居
高
臨
下
，
可
一
攬
東
園

佳
境
，
這
在
江
南
宅
第
園
林
中
獨
樹
一
幟
。
攬
勝
閣
使
主

人
的
女
眷
，
足
不
出
戶
，
就
可
飽
覽
園
中
景
色
。

天
橋
下
另
設
辛
台
。
好
一
個
辛
台
！
道
盡
讀
書
人
在
熒
熒
青
燈
下

苦
讀
求
問
之
境
況
。

除
了
﹁
三
絕
﹂，
退
思
園
還
有
﹁
三
珍
﹂。
其
一
是
，
退
思
草
堂
裡

的
︽
歸
去
來
辭
︾
碑
拓
，
是
元
代
大
書
法
家
趙
孟
頫
的
筆

，
晉
代

大
詩
人
陶
淵
明
的
詩
情
：
﹁
歸
去
來
兮
，
田
園
將
蕪
，
胡
不
歸
。
﹂

其
情
狀
，
與
主
人
的
﹁
退
思
﹂
不
謀
而
合
；
其
二
是
，
迴
廊
壁
之
大

篆
：
﹁
清
風
明
月
不
須
一
錢
買
﹂。
用
的
是
籀
文
，
秦
始
皇
統
一
文

字
以
前
的
文
字
，
配
的
是
李
白
的
詩
文
：
﹁
清
風
朗
月
不
用
一
錢

買
，
玉
山
自
倒
非
人
堆
。
﹂
籀
文
與
李
白
與
退
思
園
，
骨
子
裡
也
是

相
通
的
；
其
三
是
，
老
人
峰
頂
端
的
靈
壁
石
，
玲
瓏
剔
透
，
靈
氣
盎

然
。古

人
為
官
，
腹
中
大
半
裝
了
墨
水
，
單
是
一
個
﹁
退
思
草
堂
﹂，

佈
綴
其
中
的
名
人
詩
詞
、
書
法
、
磚
石
雕
刻
、
題
詞
、
字
畫
，
琳
琅

滿
目
。
主
人
在
此
陶
冶
情
操
，
思
考
國
事
，
養
精
蓄
銳
，
以
便
日
後

另
闢
蹊
徑
，
重
整
旗
鼓
。

眼
尖
可
以
揪
見
三
曲
橋
環
繞
的
琴
房
，
不
難
令
人
想
到
﹁
少
年
擊

劍
更
吹
簫
﹂，
原
句
出
自
龔
自
珍
辭
官
返
鄉
後
寫
的
︽
己
亥
雜
詩
︾，

此
處
﹁
擊
劍
﹂
可
解
作
是
報
效
國
家
，
閒
來
吹
簫
是
怡
情
是
養
心
。

劍
氣
簫
聲
於
古
人
來
說
，
兩
者
兼
之
而
不
可
或
缺
。
主
人
雖
年
過
中

年
，
簫
聲
既
起
、
劍
意
未
減
，
其
用
意
自
然
不
言
而
喻
了
。

任
蘭
生
被
貶
回
家
鄉
，
大
興
土
木
，
建
成
退
思
園
，
也
有
用
心
良

苦
的
一

。
在
那
個
年
代
，
就
算
被
貶
官
員
，
不
僅
不
能
有
任
何
怨

言
，
就
算
心
裡
不
忿
，
也
不
能
有
絲
毫
表
露
，
還
要
裝
得
心
悅
誠

服
。所

以
任
蘭
生
的
退
思
園
及
園
內
的
退
思
草
堂
，
都
若
乎
﹁
進
思
盡

忠
，
退
思
補
過
﹂
的
含
義
。
園
名
﹁
退
思
﹂，
隱
喻
﹁
補
過
﹂
的
意

思
。
其
實
深
究
一
層
，
不
過
是
﹁
以
進
為
退
﹂，
待
靜
思
己
過
，
以

圖
東
山
復
起
之
心
，
昭
然
若
揭
。
雲
亭
前
的
一
幅
以
鵝
卵
石
鑲
嵌
的

﹁
瓶
生
三
戟
﹂，
暗
喻
﹁
平
升
三
級
﹂，
討
的
豈
只
是
彩
口
而
已
?!

︵︽
同
里
的
躑
躅
︾
之
四
︶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彥火

琴台
客聚

北
京
大
學
校
長
周
其
鳳
，
回
家
鄉

為
老
母
親
九
十
歲
大
慶
祝
壽
，
因
心

情
激
動
而
長
跪
其
膝
前
痛
哭
。
這
張

﹁
校
長
跪
母
﹂
的
照
片
由
網
絡
傳

播
，
本
應
引
起
許
多
人
共
鳴
。
不
料

卻
有
不
少
冷
嘲
熱
諷
的
，
以
致
北
京
︽
人

民
日
報
︾
在
頭
版
發
表
短
評
，
把
﹁
校
長

跪
母
﹂
與
﹁
盡
孝
請
早
﹂、
﹁
多
回
家
看

看
﹂
相
提
並
論
，
強
調
百
善
孝
為
先
，
孝

道
未
能
守
好
，
如
何
守
好
諸
德
？

我
多
次
在
本
欄
寫
過
紀
念
先
母
的
文

字
。
母
親
追
隨
先
父
奔
走
革
命
，
顛
沛
流

離
，
三
十
八
歲
早
逝
。
我
當
年
只
有
十

歲
，
但
深
感
先
母
窮
病
一
生
，
如
能
健

在
，
今
天
兒
孫
滿
堂
，
雖
非
大
富
大
貴
，

但
總
能
讓
她
安
享
晚
年
。
今
年
清
明
去
羅

湖
掃
墓
，
我
長
跪
母
親
墳
前
，
泣
不
成

聲
。
今
天
寫
作
此
文
，
仍
然
老
淚
縱
橫
，

激
動
不
已
。

朱
自
清
先
生
寫
︽
背
影
︾，
從
一
個
側
面

寫
對
父
親
思
念
之
情
，
曾
感
動
了
許
多
老

一
輩
的
知
識
分
子
，
譽
為
描
述
親
情
的
不
朽
佳
作
。

但
也
有
不
懂
人
情
世
故
的
北
京
教
授
，
把
此
文
批
得

一
文
不
值
。

北
大
校
長
跪
母
不
起
，
痛
哭
失
聲
，
認
為
因
工
作

忙
碌
，
未
能
伺
候
膝
前
，
因
而
有
感
而
泣
，
這
是
真

情
流
露
，
有
何
可
議
之
處
？

︽
人
民
日
報
︾
的
評
論
說
得
好
：
當
今
多
的
是
孝

心
的
淡
漠
，
孝
行
的
虧
欠
，
留
下
了
不
少
﹁
子
欲
養

而
親
不
在
﹂
的
遺
恨
。
甚
至
有
人
提
倡
要
設
立
﹁
老

人
法
﹂，
以
法
律
來
約
束
敬
老
的
義
務
。
此
說
可
謂

﹁
窮
途
末
路
﹂。
孝
順
父
母
，
天
經
地
義
，
中
國
幾
千

年
傳
統
，
百
德
孝
為
先
。
﹁
強
扭
的
瓜
不
甜
﹂，
用
法

律
來
強
迫
盡
孝
，
大
概
只
能
在
物
質
供
養
上
有
所
約

束
，
精
神
上
盡
孝
，
則
愈
來
愈
遠
矣
。

我
們
老
人
到
了
這
個
年
紀
，
物
質
要
求
很
淡
，
粗

茶
淡
飯
已
足
，
需
要
的
是
精
神
上
的
慰
藉
。
對
兒
孫

在
精
神
上
的
關
懷
，
期
望
甚
殷
，
所
以
我
對
兩
歲
的

小
孫
子
憐
愛
有
加
，
便
是
他
天
真
活
潑
，
給
我
的
安

慰
遠
逾
其
他
。
不
過
我
們
當
過
教
師
的
有
一
個
好

處
，
就
是
有
眾
多
校
友
經
常
照
顧
探
望
，
這
些
非
親

生
兒
女
，
也
能
略
盡
﹁
孝
道
﹂，
我
心
滿
意
足
矣
。

校
長
跪
母
，
真
情
流
露
。
我
多
麼
希
望
，
有
一
位

母
親
，
能
讓
我
抱
膝
痛
哭
呀
！

校長跪母痛哭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如
何
才
可
活
得
好
？
並
非
要
日
子
無

風
無
浪
，
而
是
要
懂
得
從
陰
中
取
陽
。

陰
陽
代
表
宇
宙
中
兩
股
相
對
的
力

量
，
萬
事
萬
物
如
光
暗
、
表
裡
、
男
女

等
等
全
都
可
分
成
陰
陽
兩
組
或
兩
面
。

不
過
，
狹
義
地
說
，
陰
也
可
以
代
表
對
我
們

不
利
︵
如
陰
氣
︶
或
打
擊
我
們
的
事
情
，
陽

則
是
對
我
們
有
益
或
令
我
們
愉
快
的
想
法
或

事
件
。

但
有
趣
的
是
，
陰
陽
雖
然
相
對
，
但
卻
又

有

不
能
沒
有
彼
此
、
﹁
孤
陰
不
生
，
獨
陽

不
長
﹂
的
共
存
關
係
，
最
簡
單
的
例
子
，
莫

過
於
人
類
必
須
有
男
︵
陽
︶
有
女
︵
陰
︶
才

可
生
育
，
缺
一
也
會
導
致
人
類
的
滅
亡
。
所

以
，
世
界
上
絕
不
可
能
只
有
快
樂
／
不
快
樂

的
事
情
，
而
且
兩
者
更
是
互
為
對
方
的
種

子
，
換
句
話
說
，
也
即
只
要
我
們
懂
得
掌
握
，
所
有
的

不
快
樂
和
對
我
們
不
利
的
事
情
當
中
，
其
實
也
有

能

讓
我
們
吸
取
正
能
量
的
甜
美
果
子
。

舉
一
個
我
最
近
親
眼
目
擊
的
小
小
小
故
事
吧
！
在
等

候
小
巴
的
長
長
隊
伍
之
中
，
等
車
已
久
的
一
對
母
女
卻

剛
巧
因
滿
座
而
要
再
等
下
一
班
車
。
我
想
不
少
人
遇
上

這
情
況
，
也
難
免
感
覺
焦
躁
，
甚
或
在
心
靈
上
受
到
打

擊
，
不
過
那
位
小
女
孩
的
即
時
反
應
，
卻
令
我
至
今
難

忘⋯
⋯﹁

真
好
，
下
架
小
巴
來
時
，
我
們
便
可
以
選
擇
喜
歡

的
座
位
了
！
﹂
小
女
孩
對
母
親
說
。
你
看
，
小
小
的
一

個
想
法
轉
變
，
轉
瞬
就
將
一
件
不
愉
快
的
事
，
化
成
一

件
為
兩
母
女
帶
來
喜
悅
的
樂
事
。
雖
然
這
是
一
件
極
之

微
不
足
道
的
小
事
，
但
若
我
們
能
將
這
種
態
度
引
伸
到

小
事
、
中
事
甚
至
到
大
事
之
上
，
正
正
就
是
懂
得
陰
中

取
陽
，
令
生
活
縱
有
再
多
的
不
如
意
，
也
能
變
得
處
處

無
往
而
不
利
！

有
人
或
許
會
認
為
這
是
阿
Q
精
神
，
但
只
懂
負
面
地

飽
受
不
好
事
情
打
擊
，
除
了
令
自
己
的
身
心
狀
態
每
況

愈
下
，
又
能
有
甚
麼
正
面
的
作
用
？

陰中取陽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讀
中
學
時
，
最
吸
引
初

學
物
理
課
學
生
的
故
事
，

自
然
是
牛
頓
因
為
蘋
果
樹

上
掉
下
一
個
蘋
果
，
剛
好

打
中
他
的
頭
，
因
而
發
現

了
地
心
吸
力
，
從
而
發
明
了
牛

頓
定
律
。
在
英
國
的
這
株
蘋
果

樹
，
還
被
接
枝
到
一
些
大
學
，

目
的
無
非
是
期
望
能
接
續
偉
人

的
發
明
精
神
。

近
代
最
有
名
的
蘋
果
故
事
，

自
然
是
喬
布
斯
和
蘋
果
電
腦

了
。
如
今
世
上
使
用
最
多
的
，

應
該
是
蘋
果
的iPad

和iPhone

吧
？
喬
布
斯

的
名
言
，
虛
懷
若
愚
，
其
實
就
是
追
求
創

意
的
應
有
態
度
吧
？

不
過
，
創
意
很
難
，
模
仿
卻
容
易
，
所

以
到
處
都
充
斥

蘋
果
的
山
寨
版
本
。
這

就
像
我
以
前
看
過
的
一
個
笑
話
，
說
有
位

老
師
在
課
室
內
想
對
小
學
生
說
說
牛
頓
的

故
事
，
於
是
在
黑
板
上
畫
了
一
個
蘋
果
，

問
甲
學
生
那
是
甚
麼
，
甲
回
答
說
是
屁

股
。
老
師
有
點
氣
，
再
問
乙
，
乙
回
答
也

是
屁
股
，
老
師
更
氣
了
，
又
問
丙
，
丙
的

回
答
還
是
屁
股
。
於
是
老
師
氣
得
衝
出
教

室
哭
了
起
來
。
這
時
訓
導
主
任
剛
好
經

過
，
看
到
教
師
在
哭
，
便
走
進
教
室
裡
對

學
生
大
聲
質
問
，
是
誰
把
老
師
弄
哭
的
？

學
生
面
面
相
覷
，
無
人
回
答
，
訓
導
主
任

的
目
光
從
學
生
臉
上
掃
到
黑
板
，
一
看
楞

住
了
，
高
聲
問
學
生
，
是
哪
一
個
學
生
在

黑
板
上
畫
這
個
屁
股
把
老
師
氣
哭
的
？

這
就
是
正
版
和
山
寨
版
的
差
異
吧
？
正

版
用
得
安
心
，
山
寨
版
常
常
使
人
啼
笑
皆

非
。
不
過
，
這
世
上
二
手
和
三
手
創
作
的

模
仿
甚
多
，
所
以
山
寨
版
不
止
一
種
。

有
個
笑
話
說
，
農
夫
巡
視
蘋
果
園
時
，

發
現
一
個
孩
子
在
樹
上
正
在
偷
摘
蘋
果
，

便
大
聲
說
，
小
朋
友
你
下
來
，
我
要
帶
你

去
見
你
爸
爸
，
讓
他
對
你
說
偷
人
東
西
是

不
對
的
。
孩
子
於
是
對

樹
上
高
處
說
，

爸
爸
你
下
來
，
這
個
農
夫
找
你
。

世
上
為
何
充
斥
那
麼
多
贗
品
，
從
蘋
果

的
故
事
裡
，
應
該
可
以
得
出
啟
示
。

蘋 果
興國

隨想
國

或
許
是
因
為
日
本
的
神
鬼
思
想
一
向
也
十

分
功
能
化
，
正
如
中
村
雄
二
郎
在
︽
日
本
文

化
中
的
惡
與
罪
︾︵
北
京
大
學
中
譯
本
，
０
５
︶

所
言
，
日
本
人
慣
於
把
身
與
心
放
在
一
起
來

考
慮
，
於
是
日
語
中
的
﹁
魂
﹂
也
具
備
精
神

上
及
身
體
上
的
意
思
。
與
印
度
佛
教
的
本
義
不

同
，
人
死
後
離
開
肉
體
之
說
，
在
一
般
日
本
民
眾

心
目
中
多
不
重
視
，
反
過
來
時
常
把
靈
魂
附
於
遺

體
上
去
理
解
。
此
所
以
中
村
雄
二
郎
直
指
日
本
人

對
遺
體
會
產
生
一
種
具
有
宗
教
性
的
特
殊
感
情
，

認
為
死
者
靈
魂
停
留
在
此
，
故
此
強
烈
反
對
任
何

傷
害
死
者
遺
體
的
行
為
，
因
而
現
在
醫
學
上
如
捐

贈
器
官
的
概
念
也
極
難
在
日
本
社
會
中
生
根
。

於
是
回
到
小
說
乃
至
動
漫
的
世
界
，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把
靈
魂
附
體
與
生
人
共
處
，
在
不
少
創
作
人

心
目
中
乃
屬
理
所
當
然
的
構
思
。
山
田
太
一
的
名

作
︽
與
幽
靈
共
度
的
夏
天
︾︵
後
來
由
大
林
宣
彥
拍

成
電
影
︽
異
人
們
的
夏
天
︾︶
正
好
作
為
例
子
加
以

說
明
，
小
說
講
述
電
視
劇
作
家
原
田
在
與
太
太
離

婚
後
，
居
於
一
棟
商
用
大
廈
內
，
每
晚
只
餘
一
個

人
生
活
，
終
於
遇
上
自
殺
身
亡
女
住
客
珂
衣
的
亡

魂
，
同
時
亦
在
淺
草
區
神
秘
地
重
遇
早
已
亡
逝
卻

仍
停
留
在
三
十
歲
上
下
的
父
母
。
小
說
正
好
帶
出

日
本
人
對
死
靈
的
雙
向
想
像—

—

前
者
乃
冤
靈
的
脈
絡
，
即
小

說
中
的
珂
衣
有
心
事
未
了
，
希
望
找
人
作
伴
，
故
此
留
戀
塵

世
，
與
原
田
展
開
人
鬼
戀
；
後
者
乃
從
生
人
的
角
度
出
發
，

因
為
諸
事
不
順
︵
與
妻
子
離
異
，
好
友
又
與
妻
子
搭
上
，
更

為
甚
者
乃
工
作
上
又
出
現
隱
憂
︶，
於
是
才
﹁
呼
喚
﹂
父
母
的

出
來
︵
重
遇
的
父
母
居
處
現
實
上
乃
一
片
空
地
︶。
有
趣
的

是
，
珂
衣
在
小
說
中
不
斷
提
醒
原
田
不
要
再
去
探
訪
父
母
，

簡
言
之
，
說
是
靈
界
之
間
反
而
成
對
立
面—

—

無
論
以
何
種
形

式
存
在
，
同
樣
是
以
自
身
的
角
度
去
思
考
問
題
。

此
所
以
甚
受
恐
怖
迷
擁
戴
的
︽
屍
鬼
︾︵
小
野
不
由
美
的
原

著
小
說
，
後
來
改
編
為
漫
畫
及
動
畫
︶，
更
加
能
準
確
地
說
明

鬼
道
想
像
的
癥
結
所
在
。
小
野
把
吸
血
鬼
的
元
素
轉
化
成
新

種
怪
魔
，
成
為
由
死
者
屍
體
變
成
沒
有
心
跳
的
屍
鬼
，
同
時

具
備
亞
種
即
人
狼
的
變
奏
，
於
是
生
人
與
屍
鬼
在
外
場
村
的

爭
鬥
，
於
是
便
恍
如
現
實
人
世
般
出
現
多
股
勢
力
的
爾
虞
我

詐
，
勾
心
鬥
角
。
更
諷
刺
地
本
來
一
直
被
視
為
異
類
的
侵
入

者
屍
鬼
，
當
生
人
清
楚
辨
識
到
對
手
後
，
所
用
的
應
對
伎
倆

反
過
來
更
殘
忍
，
麻
木
不
仁
。
創
作
人
的
用
心
已
顯
然
易
見

—
—

無
分
人
鬼
，
附
體
作
祟
的
從
來
都
是
自
身
所
為
。

「以人為本」的鬼道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傍晚時分，手機突然響了。是戲劇家協會林妹妹
的電話。她說，她正在去一個先鋒小劇場的路上。
等坐上了車，才知道這個叫做藝先鋒的小劇場就在
我的社區旁邊。於是，她想到了我。
我看看飯桌上才吃了一半的晚飯，沒有猶豫地

說，好的。但是，我其實更吃驚的是，在我的社區
附近有小劇場嗎？我怎麼沒有聽說過？
林妹妹笑，她說，好像是剛建立不久的吧。要

不，你怎麼會不知道。她是我的閨蜜，知道我最大
的趣味和愛好，不是美少年，而是話劇，各種各樣
的話劇。傳統的，先鋒的，實驗的。只要是話劇，
我照單全收，再遠再忙，也會一路飛奔，跑去看。
所謂不是在看話劇，就是在去看話劇的路上。
那天，放下電話，我把吃了一半的飯菜收進冰

箱，換了衣服就出門了。按照林妹妹的指示，轉了
幾道彎，駛過一片豐收在望的玉米地和桃園，遠遠
地看見一個尖聳的鐘樓，我的心，就笑了。因為慶
幸沒有走錯路。就在那天，我還新學了兩個與戲劇
有關的詞彙：富劇場，窮劇場。也叫富裕的劇場，
質樸的劇場。
那天晚上的話劇，是戲劇理論研究專家童道明先

生編劇的《塞納河少女的面膜》，是一套非常安靜
的，知識分子化的戲劇。講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在
歐洲留學時，詩人馮至買下了一個死亡少女的面
膜。雖歷經磨難，馮至一直將它珍藏在身邊。在文
革期間，面膜被毀。通過馮至和妻子、女兒，還有
面膜少女穿越時空的交流，來表達一名知識分子對
人生，對家國，對歷史的深層次的思考。「沒有
死，只有光」，是劇中反覆迴旋的一句台詞。
完全由一群專業的業餘演員來演出。他們的職業

並非演員，但是，都是與戲劇有關的專業人士。是

戲劇理論的研究者，是戲劇的管理者，以及播音系
的老師。這部話劇與通常的話劇很不一樣，是一個
朗讀性的劇目，需要靜靜地聆聽。
演員基本上是素顏出場，服裝也是日常的便裝。

而劇場，基本上就是在一間大教室裡，四圍黑色帷
幔，一頭是觀眾區，幾排簡易的木椅子，另一頭是
演出區，幾張同樣簡易的木桌子。這就是世上最質
樸的劇場。僅比當年抗戰時期，藝術家們在車水馬
龍的大街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略好一些。畢竟
藝先鋒小劇場還有麥克風，有燈光。有多媒體的投
射裝置出字幕。那麼，所謂的富劇場，不用多想，
張藝謀執導的大型歌劇《阿依達》就是，據說連高
頭大馬和駱駝都牽上了舞台。
那天晚上，看完話劇我開車回家的路上，可以說

是心曠神怡。這場沒有表演的話劇，我卻把每一個
字每一個詞，都吸進心裡去了。我高興，還因為，
第二天，另一個女朋友預約了另一場話劇。簡直就
是過年了啊！呵呵。
張愛玲有一篇文章叫做《有女同車》。我第二天

去國家話劇院，要先坐公車，再轉地鐵，地鐵裡還
得倒騰一次，然後在長椿街出站，再坐一趟公交車
就到了。但是，我不知道要坐幾站才到終點。所
以，開口問售票員。
卻有一個美妙的聲音彷彿從空中傳來，你是去

「國話」嗎？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她說的「國
話」，是國家話劇院的意思。我趕緊說，是的，是
的。她說，坐一站就行，你跟我走吧。
她站在與我一個拳頭之隔的前面，這是公車裡通

常的人與人的親密距離。我很少出門，坐公車的次
數也不多，但此時此刻我很享受這個公車時光。因
為有女同車，還因為她的善意已經接近慈悲的境

界。
因為，就在這之前，我受到過一次小小的傷害。

那天我剛出家門坐上公車去地鐵口，不知道為甚
麼，有點恍惚地看 窗外，這是我的常態，經常人
在此處，心雲遊在別處。我居然坐過站了。所幸車
剛一啟動，我就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馬上喊
停，請求公車司機法外開恩放我下車。
可是，司機置若罔聞，一路飛駛。卻是車廂裡的

一位穿淡綠色衣裙的美女看不過去，柔聲告訴我，
應該在前面哪一站下，然後可以再坐哪一路車回到
地鐵口。看來，在這個世界上，女人，尤其是賈寶
玉眼裡心裡，最最欣賞的年輕的女孩對人最富有同
情心。
我感慨 。
細細打量眼前把國家話劇院簡稱為「國話」的年

輕女孩。她一襲棉織黑裙，飄逸滑爽的長髮好像剛
剛梳洗過，腳穿一雙平跟丁字形皮拖鞋。握在扶手
上的纖手，真的是十指如 ，膚如凝脂。以我多年
記者的敏感，我感覺她是一個演員。我抑制不住自
己的好奇，就問她，你是演員嗎？她戴了大大墨
鏡，沒有回頭，只是隱隱點了點頭。我想，我幾乎
可以聞到她耳鬢隱約淡雅的香水氣息。
到站了。我緊隨她，在她後面走。走了一段路，

我感到有必要再問她一個問題。請問，你在今天晚
上的戲裡演哪個角色？我會留心看你的表演的。她
回話說，我演冠家二太太。你是來看演出的嗎，來
得太早了吧。
我笑，是早了二個小時，但是，這樣可以有意識

地避開上下班高峰人潮，另外，我要和約我來看話
劇的女朋友聊天談心。北京太大，如果不是有一個
主題，通常好朋友之間也不經常見面的。
可惜，世上的事不如意者常八九。那天晚上，我

看到的是另一場小劇場的話劇《這是最後的鬥
爭》，一部反腐倡廉的應景戲。而在主劇場，田沁
鑫導演，老舍的話劇《四世同堂》新版也正在上

演，可惜與我無緣。
但，我還是在宣傳大招牌上找到冠家二太太的大

照片。知道這個對我行使了小小慈悲和善意的美妙
女子，她姓秋，真是一個很美麗的姓氏。
與話劇有關的沮喪的事情還在發生。過了一天，

我還有一場預約的話劇，是和戲劇家協會的林妹妹
早在一個星期前就約定的。那天是2012年7月21
日，周六，人藝劇場，我喜歡的明星郭曉冬的話劇
處女作《鋼的琴》。
前晚臨睡前，我就關心第二天的天氣預報。有

雨，大到暴雨，心裡就多了一絲隱憂。我祈禱老天
改變心意，讓明天有藍天白雲。但是，我失敗了，
慘敗。因為，是一場特大災害。竟有很多人在這場
大雨裡失蹤，有很多人家的房屋在大水中被沖毀，
還有很多成熟的果園被淹沒。
那天，我猶豫了整整一天，站在窗口凝視 大白

天卻暴雨如注恍若黑夜的天空發呆。我知道，郭曉
冬一定會如約到場，大部分熱愛話劇的觀眾也會如
約而至。但，還有多少人是和我一樣，因為家住偏
遠的京郊，無奈地被雨絆住了腳。
傍晚，不甘心的我把車開出去沒有多遠，大雨傾

盆到我的車窗上，我根本看不見外面一米遠的地方
都有甚麼。我只好和很多人一樣，把車停靠在地勢
略高的路邊上，黯然傷神。
在話劇開演的那一刻，我想像 郭曉冬在燈光明

亮的舞台上，是如何地神采飛揚，光芒四射。
真正是恍若隔世。

在去看話劇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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